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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選章節 

 

第一章 京都血玉，寶島驚龍 

 
【日本京都‧國立博物館《極致の東亞瑰寶》特展現場】 
 
    寒意料峭的京都早春，被一場醞釀已久的藝術風暴驅散了涼意。京都國立博

物館燈火輝煌，宛如一座懸浮於夜色中的水晶宮殿。 
 
    今夜，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的重頭戲——《極致の東亞瑰寶》特展開幕，冠

蓋雲集，空氣裡彌漫著香檳的微醺、昂貴香水的馥鬱以及一種無聲的角力。安保

級別前所未有，西裝革履的特勤人員目光如鷹隼，隱沒在衣香鬢影的政商名流與

學界泰斗之間。 
 
    展廳核心，一方澄澈如水的防彈玻璃罩內，聚光燈如神祇垂憐，精准地傾瀉

而下。那方靜靜臥于明黃錦緞之上的玉璽，通體瑩白，頂端五龍交紐，盤踞之勢

威嚴畢露。底部，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八個鳥蟲篆字，在強光下仿佛流淌著

千年帝王的血脈與威嚴。它正是失傳千年、三年前於臺灣南部神秘出土，震動寰

宇的——秦始皇傳國玉璽。此刻，它成為整個東亞目光的焦點，也是權力無聲的

圖騰。 
 
    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秦昊銘，這位七十六歲的東方文物界泰斗，身著剪裁合體

的深色中山裝，銀髮一絲不苟。他站在離玉璽幾步之遙的發言台後，溫和的目光

掃過台下諸多熟悉或陌生的面孔。作為臺灣博物界的代表，他即將為這場盛會致

開幕辭。歲月在他身上沉澱出儒雅與從容，唯有眼底深處，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

凝重。 
 
    此行，除卻展覽，尚有一樁秘而不宣的使命：與日本宮內廳密晤，試探討回

那面深藏于東京皇居深處的藍地黃虎旗真跡的可能性。日方的強硬態度，早已是

懸在他心頭的一塊巨石。 
 
    「諸位尊貴的來賓……」秦昊銘清朗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遍展廳，「今夜，

我們彙聚於千年古都，共同見證歷史的輝光……」 
 
    話音未落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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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「砰——！」 
 
    一聲短促、沉悶、撕裂空氣的爆鳴，壓過了所有優雅的旋律和低語。 
    那不是禮炮，不是香檳開瓶，是死亡的宣告！ 
 
    秦昊銘身軀猛地一震，如同被無形的巨錘擊中。他臉上那份沉靜的睿智瞬間

凝固，被巨大的驚愕取代。額角太陽穴上方，一個刺目的血洞驟然綻開，溫熱的

鮮血混合著難以言喻的物質，瞬間噴濺在潔白的襯衫領口和他身後那面印有大會

標誌的巨幅背景板上。他整個人向後踉蹌，眼中最後映出的，是那方在防彈玻璃

罩內兀自散發著幽冷光芒的傳國玉璽，以及一片驟然升起的、驚駭欲絕的尖叫聲

浪。 
 
    時間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，隨即是失控的快放！ 
 
    「保護玉璽！」 
    「院長！」 
    「有刺客！」 
 
    驚呼、尖叫、桌椅碰撞的混亂聲響轟然炸開！衣冠楚楚的賓客瞬間化作驚慌

的鳥獸。人群像被投入巨石的池塘，波紋混亂地炸裂、推搡、奔逃。安保人員的

厲喝與無線電的嘶鳴交織。 
 
    三道身影如同獵豹般，以遠超常人的速度從不同方位撲向發言台。正是秦昊

銘此行的貼身安保，天地會香花堂萬家三傑——萬天虎、萬天鳳、萬天鷹。 
 
    萬天虎，身形魁梧如鐵塔，此刻鬚髮皆張，雙目赤紅，怒吼著：「院長！」 
 
    一個箭步上前，粗壯的手臂瞬間托住秦昊銘軟倒的身體。入手處一片溫熱的

黏膩，讓這位剛猛漢子心頭劇震。他本能地將秦院長高大的身軀護在自己寬闊的

背後，另一隻手已閃電般探入懷中。 
 
    萬天鳳，一襲黑色勁裝勾勒出矯健身姿，冰冷的臉上此刻也佈滿寒霜。她修

長的手指間，三枚邊緣銳利、形如綻放紅花的精鋼飛鏢已蓄勢待發，目光如電，

銳利地掃視著高處燈光陰影區、通風口等一切可能的狙擊點。她的站位精准地封

堵了玉璽與秦院長之間可能的二次攻擊線路。 
 
    最年輕的萬天鷹則如靈猿般騰挪，幾個輕巧卻迅捷無比的縱躍，已登上發言

台旁的裝飾立柱，居高臨下，視野瞬間開闊。他身體微微伏低，全身肌肉繃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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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一張拉滿的弓，隨時準備撲向任何顯露的威脅。 
 
    「二哥！玉璽！」萬天鷹的聲音急促。 
    萬天虎聞聲，一手仍死死護住秦昊銘，另一隻大手已如鐵鉗般牢牢按在防彈

玻璃罩上，魁梧的身軀幾乎將整個展臺護住。他目光掃過混亂現場，對著衣領處

的微型通訊器嘶吼： 
 
    「萬天鷹警戒！萬天鳳，控場！目標已中彈！重複，目標已中彈！玉璽暫時

安全！呼叫支援！封鎖所有出口！」 
 
    萬天鳳手腕一抖，一枚紅花鏢帶著淒厲的破空聲射向展廳高處一盞可能藏匿

的射燈基座，「叮」的一聲脆響，火花四濺。這是震懾，也是警告。她清冷的聲

音穿透混亂：「所有人！原地蹲下！立刻！」聲音不大，卻蘊含著不容置疑的力

量，奇異地讓附近一小片區域的騷動為之一滯。 
 
    急救人員終於衝破混亂的人群。萬天虎小心翼翼地將已然失去意識、面如金

紙的秦昊銘移交過去。看著擔架迅速被抬走，地上蜿蜒刺目的血跡，這位剛猛漢

子死死攥緊了拳頭，指節因用力而發白，眼中燃燒著憤怒與自責的火焰。 
 
    「媽的！」他低吼一聲，猛地轉身，目光死死釘在秦昊銘剛剛站立的位置後

方牆壁——那裡，一個清晰的彈孔深嵌在昂貴的裝飾板材中，周圍是放射狀的裂

紋和飛濺的血肉痕跡。 
 
    「找彈頭！快！」萬天鳳也注意到了那個彈孔，聲音急促。 
 
    萬天鷹已從柱子上滑下，動作輕靈無聲。他迅速從隨身裝備中取出一個小巧

的強光手電筒和鑷子，湊近彈孔仔細探查。幾秒後，他小心翼翼地用鑷子從碎裂

的建材縫隙中，夾出了一枚扭曲變形的金屬彈頭。 
 
    彈頭本身並無特殊，但奇特的是其尾部彈殼的底火部位。在強光照射下，可

以清晰看到，彈殼底部並非平滑，而是被精密地鐫刻著一個奇異的圖案——三個

尖銳的螺旋三角，以一種扭曲的方式首尾相連，構成一個充滿詭異動感的漩渦。

它既像某種古老的忍具飛鏢，又像帶著惡毒詛咒的原始圖騰。 
 
    「三角螺旋……飛鏢？」萬天鷹眉頭緊鎖，將這枚帶著不祥氣息的彈殼小心

封入證物袋。他從未見過這種標記。 
 
    萬天鳳湊近看了一眼，冰山般的臉上也掠過一絲凝重：「不是常見的組織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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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。有古怪。」 
 
    萬天虎盯著那證物袋，粗重的呼吸帶著鐵銹般的血腥氣：「通知李教授！立

刻！這事……捅破天了！」 他口中的「李教授」，是他們此刻唯一能想到的、足

以應對這詭異局面的人——那個遠在臺灣、被他們視為「鬼才」的老朋友，秦昊

銘最得意的門生，李玉才。 
 
 
【臺灣·台南‧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系‧某偏僻階梯教室】 
 
    陽光透過高大的木框窗戶，在佈滿歲月痕跡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斜斜的光

斑。空氣裡浮動著塵埃和舊書卷特有的微澀氣味。講臺上，一個穿著洗得發白的

淺灰襯衫、袖口隨意挽到手肘的男人，正捏著一塊粉筆頭，對著投影幕布上一隻

精美青銅觚的局部放大圖指指點點。 
 
    他就是李玉才，三十二歲，前國家文物局最耀眼的新星，如今卻蟄伏在這所

南部大學的角落，掛著個客座教授的虛銜。 
 
    「注意看這雲雷紋的第三道轉折處……」李玉才的聲音不高，帶著一種獨特

的磁性，吐字清晰，語速偏快，「線條走勢看似流暢，但細看這裡……」粉筆點

在幕布上一個細微的節點，「力道有微妙的遲滯和回鋒。這是明代晚期仿商周青

銅器的一個典型破綻。當時的匠人追求古拙，反而用力過猛，失了真品的渾然天

成。記住，真正的古物，它的『呼吸』是連貫的。」 
 
    台下的學生大多昏昏欲睡，只有前排幾個真正對考古癡迷的學生聽得兩眼放

光，埋頭速記。 
 
    突然，一陣不合時宜的、尖銳刺耳的手機震動聲打破了課堂的寧靜，嗡嗡作

響，帶著一種令人心悸的固執。聲音來源是李玉才隨意扔在講臺角落的帆布包。 
 
    李玉才的眉頭幾不可察地皺了一下，講課的節奏被打斷。他看也沒看，伸手

精准地探入包內，摸出那部老舊的黑色手機。螢幕上跳動著一個沒有存儲的名

字，但那個號碼他爛熟於心——國家文物局局長江坤的緊急專線。 
 
    一絲極其微妙的預感，如同冰冷的蛇，悄然爬上心頭。江坤這位老學長兼好

友，若無天大的事情，絕不會在這個時間點打這個號碼。 
 
    他拇指劃過螢幕，將手機貼在耳邊，並未立刻說話，只是轉身，背對著學生，



5 

面朝著窗外蔥郁的榕樹。 
 
    「喂。」聲音平靜無波。 
    電話那頭傳來江坤的聲音，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沉穩老練，只剩下一種強行壓

抑卻依舊透出的驚惶和嘶啞：「玉才！出大事了！秦老……秦院長他……在日本

京都遇刺了！」 
 
    時間仿佛凝固了一瞬。窗外的鳥鳴、教室裡的呼吸聲，都瞬間被抽離。李玉

才握著手機的手指關節因用力而微微泛白，但臉上依舊看不出太多波瀾，只有那

雙深邃的眼眸深處，仿佛有驚濤駭浪驟然掀起，又瞬間被強行壓回冰封的海面之

下。 
 
    「說清楚。」三個字，冷靜得近乎冷酷。 
 
    「就在剛才！開幕式上！有人開槍……子彈打中了頭部……正在搶救，生死

不明！」江坤的聲音帶著顫抖，「現場很亂，萬家兄弟在……玉璽沒事，但他們

找到彈殼……彈殼上有古怪圖案！還有……」他深吸一口氣，壓低了聲音，帶著

一種近乎絕望的沉重，「就在同一時間，我們這邊……也出事了！三件事！孔廟

下馬碑被砍斷！圓山飯店金龍廳爆炸，龍頭斷了！最要命的是……局裡收藏的那

面藍地黃虎旗仿品……被盜了！」 
 
    三件事！秦老師遇刺！國寶失竊！臺灣本土文物接連被毀！ 
 
    李玉才的腦海中瞬間串聯起幾個爆炸性的資訊點，如同幾塊冰冷的巨石狠狠

砸進心湖。他沉默著，只有太陽穴在微微跳動。江坤在電話那頭急促地喘息，等

待著他的反應。 
 
    幾秒鐘後，李玉才緩緩開口，聲音低沉而清晰，每一個字都像淬了冰。 
 
    「藍地黃虎旗……秦老師出發前，私下跟我提過。他去京都，明面是展覽，

暗裡……是受高層委託，想和日本宮內廳談，討回藏在皇居裡的那面真品旗子。」 
 
    他頓了頓，語氣陡然加重，帶著一種穿透迷霧的銳利，「刺殺，黃虎旗失竊，

還有那兩起破壞……絕不可能是巧合！彈殼圖案什麼樣？」 
 
    「萬天鷹拍了照，剛傳給我！我馬上發你！」江坤連忙道，「三個螺旋三角，

連在一起，像個邪門的飛鏢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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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螺旋三角……」李玉才低聲重複，大腦如同高速運轉的精密儀器，瘋狂檢

索著所有相關的歷史符號、秘密組織標記、冷兵器圖鑒…琉球？忍者？某個隱秘

流派？暫時沒有匹配項。但這圖案本身，就透著一股刻意為之的詭異和指向性。 
    「上面……上面的意思是？」李玉才問，目光掃過窗外，遠處府城那些鱗次

櫛比的老屋屋頂，在陽光下勾勒出沉默的輪廓。 
 
    「最高指示！」江坤的聲音斬釘截鐵，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，「黃虎旗失竊

案，以及秦院長遇刺案，併案處理。特聘你李玉才為最高顧問，全權負責！國安

局、警方所有資源，隨你調用。萬家兄弟會全力配合你！玉才……老師他……寶

島的臉面…就拜託了！」最後一句，已帶上了懇求的意味。 
 
    李玉才沒有立刻回答。他沉默地看著窗外。 
 
    遠處，孔廟那標誌性的紅牆一角在綠樹掩映中若隱若現。下馬碑…那方象徵

著文脈尊嚴的石碑，此刻是否已斷為兩截？圓山的百年金龍，是否龍首離身？而

那面凝聚了太多悲壯歷史的藍地黃虎旗，又落入了誰的手中？ 
 
    秦老師倒在血泊中的畫面，與這些破碎的文物影像在他腦中重疊、碰撞。 
 
    一股沉甸甸的、混合著憤怒、責任與冰冷探究欲的力量，在他胸腔內凝聚。 
 
    「好。」他終於開口，聲音不大，卻像一塊磐石投入死水，帶著千鈞之力，

「我接。讓萬天虎他們穩住京都局面，保護好玉璽。通知國安局彭少安，我要最

快一班去京都的飛機。同時，立刻封鎖台南孔廟、圓山金龍廳現場，任何人不得

靠近！等我指令。黃虎旗失竊案現場，原樣保留，等我回來。另外，把彈殼圖案

的高清照片，還有孔廟、圓山現場能找到的所有異常痕跡照片，第一時間發我。」 
 
    「明白！我馬上安排！」江坤如釋重負，又帶著緊迫感。 
 
    「還有，」李玉才補充道，目光銳利如刀，「查一下，最近三個月，所有申

請調閱過『藍地黃虎旗』仿品檔案，或者以研究名義接近過它存放庫房的人。一

個不漏。」 
 
    掛斷電話，教室裡一片寂靜。學生們都感覺到了講臺上那位年輕教授身上散

發出的、與方才講解文物時截然不同的凜冽氣息。 
 
    李玉才轉過身，臉上已恢復平靜，只是眼神深處，多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專注

和冷冽。他拿起粉筆，在黑板上龍飛鳳舞地寫下幾個大字：「課堂暫停。緊急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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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。後續安排待通知。」 
 
    粉筆被隨意地扔在講臺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他看也沒看臺下錯愕的學生，

拎起那個陳舊的帆布包，大步流星地走出教室門。陽光將他離去的背影拉得很

長，那背影裡，再無半分客座教授的閒散，只有一種即將踏入風暴中心的決絕與

孤勇。 
 
 
【台南‧孔廟‧全台首學牌坊外】 
 
    警戒線刺眼的黃黑色將莊嚴肅穆的孔廟區域割裂開來。空氣中還殘留著香火

和油漆的淡淡氣味，但此刻卻被一種壓抑的緊張感取代。 
 
   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陳慶文一臉鐵青，額頭冒汗，正對著負責現場封鎖的員警

發火：「什麼叫沒有目擊者？！這麼大一塊碑！說斷就斷了？監控呢？都是擺設

嗎？」他指著牌坊外，那方象徵著「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」的古老石碑。 
 

此刻，這方承載著數百年文教尊嚴的「下馬碑」，已從中部被粗暴地一分為

二！斷口猙獰，上半截沉重地歪倒在一旁的泥土裡，下半截仍頑固地嵌在基座

中，像一具被腰斬的軀體。斷裂處石屑散落，觸目驚心。 
 

「報告副局長，」一名鑒識科警員蹲在斷碑旁，小心翼翼地用鑷子夾起一小

塊灰黑色的碎屑，舉到眼前仔細辨認，又湊近斷口處仔細觀察，「破壞工具非常

特殊，不是常見的斧鑿或者電鋸。」他指著斷口處幾個極其細微、幾乎難以察覺

的凹陷痕跡，「看這裡，還有這裡，這種擠壓碎裂的紋路……更像是某種巨大的、

帶有特殊咬合齒的液壓鉗造成的。而且……」 
 

警員站起身，指著斷碑旁邊的石質基座側面一處不起眼的位置，那裡有一個

淺淺的、但輪廓異常清晰的印痕。 
 
「我們在基座這裡，發現了這個。」 

 
陳慶文和旁邊的文物局保全大隊長何大寶立刻湊過去。 

 
那印痕由兩個相對的、邊緣銳利的 V 形凹槽組成，凹槽底部尖銳，中間似乎

還有一個短小的橫杠連接痕跡。整體造型，如同一把巨大而古老的鐵剪刀，死死

鉗咬後留下的印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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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荷蘭鐵剪刀……」何大寶倒吸一口涼氣，臉色瞬間變得極其難看。作為文

物保全專家，他對這類帶有強烈歷史符號特徵的痕跡異常敏感。 
 

陳慶文也認了出來，聲音發顫： 
 
「熱蘭遮城（安平古堡）城牆裡嵌的那種……荷蘭人特製的壁鎖印子？

這……這東西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」 
 

就在這時，陳慶文的手機響了。他看了一眼，是江坤局長。接通後，江坤急

促的聲音傳來：「慶文！現場情況如何？找到什麼線索沒有？」 
 

「局長！」陳慶文連忙彙報，「下馬碑被攔腰截斷！手法粗暴，工具特殊，

像是大型液壓鉗！最詭異的是，我們在基座上發現了『荷蘭鐵剪刀』的印痕，和

安平古堡牆裡的一模一樣。」 
 

電話那頭的江坤顯然也震驚了，沉默了兩秒，語氣更加凝重：「『鐵剪刀』…

這絕不是普通的破壞！保護好現場，任何細節都不要放過。李玉才已經動身去京

都了，但他特別交代，孔廟現場要原樣保留等他回來。另外，圓山那邊情況怎麼

樣？」 
 

「圓山……」陳慶文剛開口，手機裡又傳來另一個急促的呼叫，是負責圓山

現場協調的專員。他連忙切換線路，幾秒鐘後，臉色變得更加灰敗。 
 

「局長，圓山飯店金龍廳爆炸初步報告出來了！」陳慶文的聲音帶著難以置

信：「爆炸點非常精准，就在懸掛『百年金龍』龍頭正下方的承重柱位置！定向

爆破！龍頭…徹底斷裂墜毀！現場還檢測到殘留的軍用級 C4 塑膠炸藥成分，

這……這是有預謀的精准襲擊！」 
 
 
【臺北‧圓山大飯店‧金龍廳】 
 

昔日金碧輝煌、象徵尊貴與祥瑞的金龍廳，此刻一片狼藉，彌漫著刺鼻的硝

煙和粉塵氣味。巨大的水晶吊燈歪斜著，碎片滿地。爆炸的中心點，一根裝飾著

盤龍金紋的粗大承重柱被炸開一個猙獰的豁口，鋼筋扭曲外露。地面上，散落著

無數金紅色的琉璃瓦碎片和木屑。 
 

最令人心碎的，是廳堂正前方原本高高在上、俯瞰眾生的那只巨大鎏金「百

年金龍」龍頭。它已從頸部位置斷裂，沉重而扭曲地砸落在下方一片廢墟之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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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角折斷，威嚴的龍目黯然無光，金漆剝落，露出底下灰暗的木質和複雜的榫卯

結構。斷裂處，依稀可見當年臺灣神社時期的古老工藝痕跡。 
 

國安局特勤隊隊長彭少安，這位壯碩如熊羆的漢子，正蹲在斷裂的龍頭旁。

他戴著白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撥開覆蓋在龍頸斷裂面上的一些碎木和石膏塊。爆炸

的衝擊和墜落的重力，使得斷裂面參差不齊。然而，在靠近內側、未被完全熏黑

的一小塊相對完好的木質斷面上，彭少安銳利的目光捕捉到了一些異樣。 
 

那不是爆炸撕裂的自然紋路，也不是榫卯介面。那是幾道深深的、邊緣銳利

的刻痕！痕跡很新，顯然是爆炸發生前不久才留下的。 
 

他屏住呼吸，拿出強光手電筒和放大鏡，湊近仔細觀察。 
 

刻痕由簡單的線條構成：上面一個圓圈，圓圈下方連接著兩道斜向下的、略

向內彎曲的短弧線。整體看上去…像是一個極其簡化的、帶著某種原始圖騰意味

的…… 
 

「虎頭？」彭少安眉頭緊鎖，低聲自語。這個簡筆劃般的虎頭符號，與這富

麗堂皇的金龍廳，與這被炸毀的日本時代遺物，顯得格格不入，透著一股難以言

喻的詭異和挑釁意味。 
 

他立刻拿出專用相機，對著這處刻痕進行多角度、高精度的拍攝取證。同時，

他的目光掃過龍頭墜落點周圍散落的瓦礫碎片。在一片較大的、繪有雲紋的金紅

色琉璃瓦下，似乎壓著一些顏色不同的碎塊。 
 

他走過去，輕輕移開琉璃瓦。映入眼簾的，是幾塊被砸得稀爛、顏色鮮豔的

糕點殘骸。糕點的質地細膩，能看出被精心捏塑成小豬和小羊的形狀，只是此刻

都支離破碎，沾滿了灰塵和碎屑。依稀能分辨出，小豬是粉嫩的肉色，小羊則是

潔白的。數量雖然難以精確統計，但從殘骸規模看，似乎是幾頭「豬」和十幾頭

「羊」。 
 

「九豬……十六羊？」彭少安腦海中瞬間閃過這個幾乎快被遺忘的、台南獨

有的古老習俗名詞。祭拜太陽星君的供品？它們怎麼會出現在爆炸後的圓山飯店

金龍廳？是巧合，還是…某種儀式性的宣告？ 
 
 
【萬米高空‧飛往東京的航班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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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擎的轟鳴是艙內唯一的背景音。公務艙內燈光調暗，大部分乘客已陷入沉

睡或閉目養神。 
 

李玉才靠窗坐著，面前的小桌板上攤開著一台螢幕不大的筆記型電腦。螢幕

的冷光映著他輪廓分明的側臉，顯得專注而冷峻。螢幕上分成了幾個區域：江坤

傳來的彈殼底部螺旋三角圖案高清特寫；孔廟下馬碑基座上的「荷蘭鐵剪刀」印

痕照片；圓山金龍廳斷裂龍頸上那個簡陋的虎頭刻痕；還有那堆碎裂的「九豬十

六羊」糕點的現場照片。 
 

他的手指在觸控板上滑動，不斷放大、縮小、對比著這些圖像。螺旋三角的

扭曲動態感，「鐵剪刀」印痕的古老剛硬，虎頭刻痕的粗獷原始，以及那些色彩

鮮豔卻破碎的祭品……這些元素在他腦中激烈地碰撞、旋轉，試圖尋找那根能將

其串聯起來的、無形的線。 
 

秦老師昏迷前可能想說什麼？黃虎旗真跡的談判？仿品的失竊？下馬碑的

「鐵剪刀」？金龍的「虎頭」刻印？還有那神秘的螺旋三角子彈…… 
 

線索紛亂如麻。 
 

他關掉圖片視窗，打開一個加密的歷史文獻資料庫。手指在鍵盤上快速敲

擊，輸入關鍵字：「特殊彈殼標記」、「歷史刺殺案」、「神秘組織符號」、「日本」、

「琉球」、「忍者」…… 
 

海量的資訊流掠過螢幕。他的目光如同最精密的篩子，快速過濾著無用的資

訊。時間一分一秒過去。就在他準備暫時關閉資料庫，閉目整理思緒時，一條關

聯性很弱的檢索結果，如同沉船中偶然露出水面的桅杆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 
 

條目標題：《〈馬關日記〉殘卷考釋 - 李鴻章遇刺案相關醫療記錄補遺》 
 

李玉才的心跳莫名地漏跳了一拍。他迅速點開。 
 

那是一份數位化處理的、字跡有些潦草的德文醫療記錄副本的節選掃描件，

附有中文翻譯。記錄者標注為「德籍隨軍醫生 馮‧哈茲」。時間：1895 年 3 月

24 日。地點：日本下關（馬關）。 
 

內容翻譯如下： 
 

「……李中堂閣下受槍擊已五日。創口在左顴骨下，子彈深入顱內，幸未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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斃…今日午後，於其下榻處行緊急手術……餘親自主刀……子彈卡於顴骨深處，

幸未進一步深入……取出一枚口徑約為 11mm 之鉛彈頭…彈頭已變形…然其底

部彈殼尚存，為銅質……最奇者，此彈殼底部，非光滑，乃鐫刻有一奇異徽記！

餘以放大鏡細觀之，其紋樣乃由三個尖銳之螺旋狀三角構成，彼此勾連，呈旋轉

不息之態……此標記前所未見，非制式……余詢問日方人員，皆諱莫如深，或言

乃「浪人邪器」標記……此彈殼由李中堂清醒後索去，秘藏之……手術畢，中堂

雖虛弱，然神志甚清，言此彈關乎國運，囑餘務必保密……」 
 

李玉才的呼吸驟然屏住！ 
 

他的目光死死釘在螢幕上那份醫療記錄的插圖——那是一個手繪的、略顯粗

糙但特徵清晰的圖案：三個尖銳的螺旋三角，首尾扭曲相連，構成一個充滿惡意

的漩渦！ 
 

和他手機裡保存的、射入秦昊銘院長頭顱的那枚彈殼底部的圖案——一模一

樣！ 
 

跨越一百二十年的時空！從李鴻章到秦昊銘！從決定臺灣割讓命運的馬

關，到展示中華國璽的京都！ 
 

寒意，如同萬米高空中舷窗外的冰冷氣流，瞬間從脊椎骨竄上李玉才的頭

頂，讓他握著滑鼠的手指都僵硬了。這不是簡單的刺殺！這是一場跨越世紀、陰

影從未散盡的延續！這個詭異的螺旋三角標記，如同一個來自歷史深淵的詛咒，

再次浮現！ 
 

它背後代表的，究竟是什麼？ 
 

與此同時，在臺灣本島。 
 

國家文物局證物分析室內，技術專家阿南頂著一頭亂髮，雙眼佈滿血絲，死

死盯著電腦螢幕上對「荷蘭鐵剪刀」印痕的三維掃描建模圖。他嘗試將其與資料

庫裡已知的所有歷史鎖具、工具印記進行比對，一無所獲。煩躁中，他無意間將

建模圖旋轉了一個角度。 
 

當那個 V 形凹槽構成的印痕以某個傾斜角度呈現時，阿南猛地瞪大了眼睛，

像被電流擊中！ 
 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他失聲叫了出來，手忙腳亂地調出李玉才剛剛要求協查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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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都刺殺案的關鍵證物——那枚刻有螺旋三角圖案的彈殼底部高清照片！ 
 

他將兩張圖片並排放在一起，然後將「鐵剪刀」印痕的建模圖，小心翼翼地、

按照某個特定的角度，覆蓋在彈殼的螺旋三角圖案之上。 
 

建模圖中代表凹槽銳利邊緣的線條，與彈殼上三個螺旋三角的其中兩個尖銳

外角……竟然在旋轉了大約 120 度後，呈現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、高度吻合的

形態！仿佛那「鐵剪刀」的咬合齒，就是為印刻這螺旋三角的某個部分而生的模

具！ 
 

阿南的後背瞬間被冷汗浸透。他顫抖著手，抓起桌上的內部保密電話，聲音

因為極度的震驚和激動而變調： 
 

「江……江局長！重大發現！孔廟『鐵剪刀』印痕……和京都刺殺彈殼上的

螺旋三角……它們……它們可能同源！」 
 

舷窗外，漆黑的雲海翻湧，深不可測。偶爾有高空閃電在極遠處的雲層中無

聲亮起，瞬間映亮李玉才凝重的側臉，也仿佛照亮了那隱藏在百年迷霧之後、巨

大而猙獰的陰謀輪廓。螺旋三角的陰影，如同跗骨之蛆，從 1895 年的馬關，到

此刻的京都與臺灣，將過去與現在，海峽兩岸與東瀛之地，死死地糾纏在一起。 
 

黃虎旗的密碼、天地會的寶藏、斷龍的下馬碑、刻著虎頭的殘龍……還有那

枚來自歷史深處的詛咒子彈……所有的線索，都指向一個深不見底的漩渦。 
 

飛機在氣流中微微顛簸，目的地京都已在望。而真正的風暴，才剛剛開始。

李玉才合上筆記型電腦，望向窗外沉沉的黑暗，眼神銳利如刀 
 


